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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傳統的水墨及和紙，運用西方現代抽象繪畫的表現手法，繼
而跳出「山水」、「花鳥」等水墨畫的窠臼，讓傳統的東亞水墨藝術
融貫東西走向世界，這是日本後物派藝術領軍人物、東京藝術大學美
術學院院長保科豐巳賦予傳統水墨藝術的現代生命。
保科稱自己是最不願意被稱為水墨畫家的水墨畫家。談及原因，

他說，社會對水墨藝術的普遍認識幾乎完全落入了「山水」和「花
鳥」的窠臼中。他在接受專訪時說，這種僵化的認知制約了水墨藝術
的發展，也難以讓水墨藝術衝破東亞地理界線，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除了在美術館中收藏的古代水墨作品，普通西方人很難評判東

方水墨藝術的好壞。這是因為西方油畫和東方水墨畫的鑒賞方法完全
不同。雖然新的水墨藝術逐漸被西方接受，但是如何讓西方更好理解
東方水墨藝術仍是一個難題。」保科說。

遵循傳統並追求前衛
保科把自己定位為「墨的現代表現者」或是「用墨進行創作的現
代畫家」。他的水墨作品吸收了西方現代主義繪畫中後期印象派、立
體主義、表現主義及中國經典水墨畫和中國書法的傳統，試圖展
現墨與紙的相互滲透關係以及和繪畫主體之間的空間聯繫。這些
作品在賦予水墨藝術現代性的同時，還充分展示了日本藝術家獨
特的思維方式。
在保科看來，遵循傳統與追求前衛、超前和回歸的關係從來都
不是割裂的，而是一脈相通的。他說，藝術創作首先要溫故，而
後再知新創新，二者相輔相成。所謂溫故，就是要深入了解、學
習和體驗過去藝術家的創作環境和創作狀態。而知新創新，則是
要在創作時展現當代藝術家的思想，但最重要的就是「拋棄」過
去藝術家的條條框框。
保科早期的作品受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藝術界追求「避免
人為加工的真實性」的「物派」藝術思維的影響。早在上世紀八
十年代，他利用和紙、墨和木頭三種傳統材料創作了一系列前衛
的裝置藝術，受到西方藝術界的關注。但作為後物派代表性人

物，保科不僅回歸了架上繪畫，同時還開始質疑「物派」追求的「真
實性」，認為親眼看到的並不一定是真實的。
保科在採訪中特別強調，作為藝術家一定要有寬闊的視野，只有

把各種學科都吸收為創作的靈感來源，才能不斷地創作出優秀的作
品。他以達．芬奇為例說，眾所周知，達．芬奇精通多門學科，比如
工程學、天文學、幾何學甚至解剖學，而他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畫家
之一。而保科的水墨作品中不僅包含了歷史學、民俗學、佛學和日本
庭園藝術等多種元素，甚至還加入了分子物理學元素。

現代水墨藝術需要創新
目前，保科正嘗試在布面上表現水墨藝術。有別於水墨在紙面上
自然滲透產生藝術效果，水墨在布面上很難產生理想的效果，需要長
時間的探索才有可能成功。他說，現在的嘗試非常困難，總是失敗，
這些問題外人又都無法幫助解決，這也注定了藝術是孤獨的，藝術家
也是孤獨的，「考慮得太多，就很難創作出好作品。」
談起和中國的藝術交流，保科說他與中國的交流已經有二十年

了，十多年前他就開始關注中國的水墨畫創新。他說，現在中國致力
於現代水墨藝術的藝術家愈來愈多，出現了很多優秀的畫家。他同時
認為，目前中國大多數水墨畫家還停留在對古代大家的模仿，作品大
多難以超越古代精品。他認為中國水墨畫界還在進行「什麼是水墨」
的思考。
保科計劃今年秋季在內地南京和上海舉辦畫展。屆時內地觀眾或

可欣賞到保科一幅十三米長的水墨屏風巨作。保科告訴記者，他希望
繼續和中國藝術界開展學術和創作交流活動，為日中兩國的藝術交往
作出貢獻。 新華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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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日本和平友好人士、漢學家，刈間文俊一
直為推動中日的民間與學術交往而進行各類型的

工作。為了表彰他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內地江蘇省政府
曾授予他「江蘇友誼獎」。在刈間文俊看來，中國、日
本以及韓國雖然在文化上有共同性，但是也存在微妙的
差異。但始終，共同的文化史是持續的民間友誼的基
礎，也是作為人類共同財富的藝術的魅力所在。因此，
他對中國的銀幕發展也有自己的一番解讀。

古裝劇可着重表現文化傳統
刈間文俊是學習中文專業出身，早年便是透過看中國
電影以及革命樣板戲來學習中文，因此對中國文化有着
別樣的熱愛和興趣。在他看來，中日韓三國其實擁有着
某種程度上的共同性的傳統文化；這種傳統文化，在鄉
村文化風貌的表現上顯得最為突出。
刈間文俊說，他看過很多古裝劇，並不希望看到不同

的古裝劇出現雷同化的痕跡。他解釋道，古裝劇不應當
只是表現拔刀砍人、復仇等情節或主題，其實可以更加
深入地去描繪中國古代傳統的鄉村文化。刈間文俊表
示，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其實是一種超穩定的結構，擁
有穩定的鄉村生活。因此，如何在古裝劇中體現出具有
東亞傳統風貌的情節和內容，而不僅僅是將廉價的暴
力、發洩等特質賦予農民的形象，是古裝劇編創人員未
來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曾有一部名為《董夫

人》的電影。刈間文俊對這部電影的印象非常深刻。他
表示，這部電影沒有什麼血腥殺人的鏡頭，充滿了精神
戀愛的刻畫，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深入描述。既然前人
可以做到，那今人也一定能夠做到。畢竟，鄉村的傳

統，是東亞社會共同的文化傳承。

中日電影起源均與戲曲有關
如果從電影史的角度來看，無論

是對於日本，還是對於中國，電影
都是一門外來的藝術。但是這外來
的藝術，卻在兩國都用幾乎相同的
方式「擦出了繁榮的火花」。
記者向刈間文俊提問：何以中日兩

國的電影在起源上具有相同性？刈間
文俊表示，在電影作為一門外來藝術
傳入東亞時，中國和日本其實都具有
大眾化的戲曲藝術；某種程度上說，
中日兩國的電影其實是起源於戲劇。日本的早期電影乃
是對歌舞伎的描繪和刻畫；而中國的早期電影也與舞台
劇密不可分，例如，辛亥革命時期便具有時裝京劇。加之
電影本身又是一門外來藝術，因而電影成為了年輕人的產
物，這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尤為明顯。
但是，中日兩國的電影或是銀幕藝術，仍舊存在着很

大的差別。這在後來的發展形態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刈
間文俊認為，日本是一個典型的文化進口國家，因此以
文化的地域角度而言，日本處在中華文化的邊緣地帶。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日本吸收了中華文化，但是卻沒
有被中華文化所同化。他以長幼關係為例，認為中國傳
統文化中強調的是子女、晚輩對長輩的服從；但是在日
本文化中，年輕人有自己獨特的世界和天下，長輩是不
能夠干預的。所以，中日兩國的銀幕藝術作品會產生出
巨大分別。
刈間認為，理想的動漫，其一個非常顯著的特色便

是：動漫必須以人性為基礎，追求和睦共存，完全是在
講述年輕人或是小孩子自己的世界，要能夠獲得年輕人
或是小孩子的共鳴；動漫的成人化色彩不應過重。所
以，他希望未來的中國能有更多更好的、屬於孩子們的
動漫問世。

戰爭影片是「悲劇藝術」
刈間向記者提到，在日本戰後的戰

爭影片中，有着濃厚的「被害者意
識」和「悲劇意識」。因此，不少戰
爭題材的作品——背景從日本明治時
期一直到二戰，都將這種「被害者意
識」融入了其中，也有深作欣二導演
的《軍旗飄揚之下》等「加害者意
識」的作品。
和平之所以重要，乃因為戰爭是令

人恐懼的，戰爭也造成了人員的傷亡、侵略以及殺戮。
所以，戰爭題材的影片在刈間看來，應當是一種「悲劇
藝術」：在影片中表現戰爭對人的幸福生活、人性道
德、生命、家庭造成的破壞與影響。
他再一次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的對東亞文化格局的看

法：中日韓三國的文化，在歷史上具有共通性，經歷了
千百年的時代淬煉，今日的東亞已經形成了共同的文化
市場格局，三國也具有了「混合活力」式的文化繁榮；
同時，三國各自歷史的不同軌跡，帶來了不少文化上的
差異，這種差異，其實也可以看作是多元文化的象徵。
無論怎樣審視當下，刈間都認為，中日韓之間的人員往
來，只會伴隨文化的繁榮而越來越頻密。
每一年，刈間都會組織東京大學的學生前往江蘇的南

京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他告訴記者，自己非常感激包括
南京大學在內的中國方面對於雙方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視
和支持。他非常堅定地告訴記者：愈是在兩國官方關係
趨冷的情形下，愈是應該加強民間的交流，因為兩國的
國民情感關係是中日世代友好的重要方面。而他本人，
也願意持續為這樣的交流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和努力。
也正因為如此，刈間文俊對中國影視業的未來，充滿了
寄望和期待。

■■講座現場座無虛席講座現場座無虛席。。

刈間文俊刈間文俊：：
《《董夫人董夫人》》令我印象深刻令我印象深刻

東京大學教授、以研究中國電

影史而著稱的刈間文俊一直奔走

於中日兩國的學術界、文化界。

不久前，來到香港城市大學參加

亞洲一體化基金會學術活動的

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

刈間文俊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影視

業騰龍躍起的期待和盼望，也從

一個學者的角度，講述了自己心

目中的中日電影，認為中國古裝

劇應深入描繪古代的鄉村文化，

展現東亞傳統風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刈間認為刈間認為，，日本的動漫乃是日本的動漫乃是
建立在建立在「「小孩子的世界小孩子的世界」」中中。。

■刈間文俊認為，《董夫人》這
部電影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深入
描述。 網上圖片

■■刈間文俊對中國影視業的刈間文俊對中國影視業的
未來未來，，充滿了寄望和期待充滿了寄望和期待。。

■■刈間文俊認為刈間文俊認為，，
東亞傳統文化應多東亞傳統文化應多
在古裝片中表現在古裝片中表現。。

■■保科豐巳認為保科豐巳認為，，社會對水墨藝社會對水墨藝
術的普遍認識落入了術的普遍認識落入了「「山水山水」」和和
「「花鳥花鳥」」的窠臼中的窠臼中。。 新華社圖新華社圖

■■保科豐巳保科豐巳19971997年的作品年的作品《《水的記憶水的記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刈間文俊作為日本友好人士，一直在學術領
域致力推動兩國的民間與人文交流。他以學者
的視角、研究的方法，探尋過去百餘年來中國
與日本走過的風風雨雨之滄桑。沒錯，影視是
歷史的鏡子，是人們了解歷史的重要渠道和方
法，對於一個人甚至一個民族的歷史觀、價值
觀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作為一名研究中國電視史的學者，刈間文俊對
中國影視業的發展，寄予了自己的期待和希望。
這是日本和平友好人士對中國的一份期許，某種
意義上也是中國影視藝術界的一種責任。藝術不
僅是歡笑和娛樂，藝術也有自身所要承擔的歷
史功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或許正是因
為對藝術的歷史功能的作用領悟不深，抗日神
劇、雷劇充斥銀幕，歷史的榮譽感、莊嚴感、
真實感完全消失。這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也
是對先輩們犧牲精神的忘卻。環顧東亞，日韓
等國的影視劇中所展現的國族、文化內涵愈來
愈重。未來，如何讓中國的影視劇成為歷史的窗
口、文化的鏡子，藝術界或許有更長的路要走。

影視是歷史之鑑
採訪手記


